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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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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察谐声关系可得出《说文》谐声字具有不同的历史层级关系；日母和明母的谐声关系不能作为复辅音的 

证据。从谐声的系统性来说，拟清鼻流音的证据还不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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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谐声字是研究上古音声母的重要材料。 

高本汉利用谐声关系构拟出复辅音，真正推动了上古 

复辅音研究 [1] 。谐声字反映的虽然是内部统一的古雅 

言音系，由于周秦时期长达九百多年，不能将所有先 

秦谐声字当作是一个平面材料进行研究，而要分辨其 

早晚，这就需要对谐声字进行层级分类。关于谐声的 

层级分类，目前未见系统的研究。此前对谐声分析的 

研究并不充分，相关的代表性成果有陆志韦、孙玉文 

等人的研究，陆志韦根据大徐本《说文》详列《广韵》 

声母在《说文》中谐声通转次数，以统计方法计算出 

各声母的“几遇数” ，但他把省声字、亦声字统统排除 

在外，影响了数据的全面性 [2] 。孙玉文指出利用谐声 

字研究上古音，必须重视谐声层级，他对一些谐声系 

列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忽视了谐声层级中可能 

包含的复杂关系 [3] 。本文将考察《说文》谐声关系， 

利用谐声层级的理论来探讨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 

题。 

一、日母的地位问题 

论及与鼻音谐声的上古拟音问题，首先考虑的就 

是日母的地位问题。关于日母的上古音韵地位，清儒 

已经多有论及。戴震的《声类表》认为娘、日归一；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认为泥、日是双声，娘、日 

是双声；李元的《音切谱·互通篇》认为泥、娘、日 

三母互通；夏燮的《述均》认为舌音泥、娘与日母相 

混；邹汉勋的《五均论·廿声四十论》的第二十八论 

以泥、娘、日为一声；章炳麟的《国故论衡》认为“古 

音娘、日二纽归泥说” ；黄侃的《音略》有“古音十九 

纽”之说，认为娘、日二纽是泥的变声。综合清儒诸 

说，大抵是两种观点，一是日母没有独立的地位；二 

是日母为舌齿部位的鼻音。但不论是舌音还是齿音， 

清儒的解释仍有商讨的余地，因为除了舌齿音外，日 

母字和喉牙音谐声的情形也并不少见（详见表 2）。 

继清儒之后，现代学者也结合新材料和新方法对 

日母的拟音做出了解释。罗常培 [4] （1931）、蒲立本 [5] 

（1932）、李方桂 [6] （1971）、邵荣芬 [7] （1982）、尉迟 

治平 [8] （1982）、麦耘 [9] （1991）等学者都认为泥、娘、 

日不同音。王力 [10] （1985）认为上古泥、日为双声， 

但日母只是与泥母极类似，所以日母仍与泥母不同。 

不管他们的拟音如何不同，但有一点他们的观点是一 

致的，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日母是鼻音。比如，高本汉 

拟测上古日母为舌面鼻音   [1] ；李方桂则将上古日母 

拟为舌尖音[n]，即与泥母同，但舌尖鼻音受介音[j]颚 

化而变成[nj] [6] 。 

二、日母的谐声关系与拟音问题 

日母的谐声关系比较复杂，陆志韦以统计方法计 

算出各声母的“几遇数” 
① 
。其中，日母字和鼻音类的 

泥娘的通谐次数极多， 而且它们的相逢数大于几遇数， 

这表示日母字和这些鼻音声母的关系并非偶然； 但是， 

日母也与精组以母关系密切，与疑母也有接触。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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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1 的几遇表中，日母和疑母的实际相逢数为 
5， 小于几遇相逢数 7.6， 从疑母来源的日母的拟音 “兒 
ŋj”理据不足，但明母和日母的实际相逢数为 15，大 

于几遇相逢数  13.8，郑张尚芳给其拟音为“柔  mlj、 

揉  mj” 。我们认为日母和明母的谐声关系不能作为有 

复辅音的证据， 从古文字通假来看，上古 30韵部中明 

母和日母的通假只是极个别的现象，除了在幽部中有 

个例外，其它部均未见 ② ，这种例外谐声和通假是音 

变现象：当明母后面是细音或高元音时，明母读如日 

母。我们接受李方桂的拟音：娘的拟音 nr­/nrj­，日的 

拟音 nj­。为了全面把握日母的谐声情况，请看表 2 ③ 
。 

在表 2 中，被谐字的泥母行和日母行字比较多， 

整体对应的规律比较明显， 这可以验证章炳麟提出 “娘 

日归泥”的论断是有道理的。 

下面我们看声符是“耳尒”的字，这两个谐声系 

列除了有日母泥母外，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明母字， 

这也是有人认为日母字有明母字来源的一个原因。郑 

张尚芳给从 “尒耳” 的谐声字的拟音明母为 “弥弭 mn” 、 

日母为“尔耳 mj” [11] 。 

请看从耳的谐声，如表 3。 

除“恥” 
④ 
字是彻母外，这个谐声系列只有日母和 

明母字，而且我们很容易把这个谐声系列分为两个， 

一是从日母“耳”得声的字，均读日母，二是从“弭” 

得声的字均念明母，这个系列说明谐声字的谐声偏旁 

必须区分不同的谐声层级 
⑤ 
。从“尒”声的谐声系列比 

较复杂（参看表  2），除有日母和明母字外，还有书 

母、心母和昌母字，我们发现有些音有明泥两读，如 

“籋 ”， 这些异读字可能是音变造成的，这些字是 

表 1  日母谐声几遇表 

日 明 泥娘 精 清 从 心 以 疑 

相逢数  198  15  60  8  6  5  6  11  5 

机遇数  3.9  13.8  4.4  9.3  5.8  4.5  8.3  8.6  7.6 

表 2  以日母为谐声声符的谐声统计表 

乃 聶 女 念 内 丑 矛 尧 豨 襄 益 壬 刃 冉 日 尒 貳 耳 茸 而 染 如 若 然 弱 辱 閏 廿 戎 乳 肉 

泥 泥 泥 泥 泥 彻 明 疑 晓 心 影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日 

明  38  6  4 

心  1  4  3  2  1  1 

端  2 

透  2 

泥  1  2  2  6  11  1  5  1  2  5  3  5  1  30  6  3  2  3  1  1 

来  1 

清  1 

知  1  2 

澈  1 

澄  2  1 

章  2 

昌  3  1  1 

书  1  2  2  4  3  1  1 

日  5  2  2  1  3  4  10  8  1  15  1  9  8  8  2  2  2  4  8  15  2  2  1  6  4  4  2  1 

见  2  1  1 

溪  5 

疑  5 

影  1  10  1 

晓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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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 
表 3  “耳”谐声表 

例字 反切 声母 韵 开合 等 《说文》释义 

1耳 而止切 日 止 開 三 主聽也。象形。凡耳之屬皆从耳。 

①恥 敕里切 徹 止 開 三 辱也。从心耳聲。 

②珥 仍吏切 日 志 開 三 瑱也。从玉、耳，耳亦聲。 

③ 仍吏切 日 志 開 三 粉餅也。从 耳聲。 

④佴 仍吏切 日 志 開 三 佽也。从人耳聲。 

⑤   仍吏切 日 志 開 三 女號也。从女耳聲。 

2弭 绵婢切 明 纸 開 四 弓無緣，可以解轡紛者。从弓耳聲。 

①麛 莫兮切 明 齊 開 四 鹿子也。从鹿弭聲。 

②   绵婢切 明 纸 開 四 厲也。一曰止也。从心弭聲。讀若沔。 

③渳 绵婢切 明 纸 開 四 飲也。从水弭聲。 

支部字，是高元音，明母和泥母在高元音前发生mj­> 
m  ­>  ­的演变，中古音把这两个音都保存下来，而 

这是不同层次的音，从《说文解字》的情况来看，我 

们认为不必为这些字拟两个音， 那样会导致层次不清， 

我们主张还是以拟 nj为好。 

关于谐声的层级关系，在其他非鼻音谐声系列中 

也常见，比如《说文》中的“其”声字，其实“其” 

下也分两个谐声系列：一是从“其”声的“棊旗”等 

字，二是从“斯”声的“澌凘”等字。从“其”声的 

归之部，从“斯”声者归支部。所以我们认为利用谐 

声来构拟上古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一定要分清谐声 

的层级关系 [12] 。 

三、轻唇鼻音的拟音问题 

上古清鼻流音的提出和讨论，是因为在谐声系统 

中双唇鼻音 m常和舌根擦音 x互谐。 目前音韵学界所 

讨论焦点在于有无必要为明晓两母谐声现象构拟出清 

唇鼻音，甚至是否可能也有一系列的清鼻流音。主张 

上古有清鼻音者如董同龢、蒲立本、李方桂、郑张尚 

芳 [11] 、张永言 [13] 等人；主张上古无清鼻音者有陆志 

韦 [2] 等人。 

最初高本汉将这类与明母谐声的晓母字拟作复辅 

音  xm­，却没有说明意义为何；董同龢受到李方桂和 

张琨所指出在苗瑶语和台语方言中有清鼻音存在的影 

响，而构拟出清唇鼻音m  。 

董同龢拟测的清鼻音  hm­在系统中显得很孤立， 

李方桂为了音系的平衡，拟测出一整套清鼻音，一共 

拟了四对清浊对立的鼻音，所以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 

统中就有 8 个鼻辅音。 “在 UPSID 记载的 317 种语言 

中，97%的语言有鼻音，但最多不超过 6个。 ” [14] 。李 

先生的构拟不符合世界语言的普遍类型。 

郑张尚芳在《上古音系》中认为高本汉所拟不成 

系统，同时对李方桂这套清鼻流音之演变规律不一提 

出批评 [11]109 ： 

李方桂拟了成套的清鼻流音系统，这就对了。但 

李氏所拟变化不整齐，hm­、hnw­＞xw，hn、hr­＞x 
都变擦音晓母，而  hn­、hl­洪音则变送气塞音透母、 

彻母，细音 hnj­、hrj­又变擦音书母，使人难以理解其 

变化机制。 

郑张尚芳不反对李方桂所拟的一套清鼻流音，但 

他认为应将明晓谐声现象和泥娘日与透彻的谐声现象 

分开来看，于是他主张清鼻流音应分为两套：一为送 

气 mh­、nh­、hŋ、lh、rh等变为塞音；一为带 h 冠音 

的 hm­、hn­、hŋ­、hl­、hr 变为擦音。前者为单声母， 

表示一套独立的送气清鼻流音声母 m  h、n  h、ŋ  h、 
l  h、r  h；后者属于带喉冠音 h 的复声母，冠音吞没 

后面的浊声母，变成擦音  h。在清鼻音中，李方桂没 

有 hr，郑张尚芳则构拟了一个，写作 rh，这样，使得 

所有的鼻流音都有清鼻流音相配，郑张尚芳还把清鼻 

流音拟为送气音，我们认为清鼻音有送气的特性，就 

没必要再构拟为送气音，再说既然构拟了送气的清鼻 

流音那就应有不送气的清鼻流音，但是郑张系统中并 

没有为此拟音。 

反对上古有清唇鼻音声母者，认为上古无必要构 

拟一套清鼻流音的音值。他们除了找出反对的例证之 

外，还提出自己主张的音值。陆志韦《古音说略》批 

评高本汉主张有  xm­复辅音是不顾全局的拟音。陆氏 

将 x通m的现象看成是唇化喉牙音在上古方言里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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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或异读，换言之，上古的这类 x 经过唇化作用后变 

成双唇清擦音   （f），于是可以跟 m相通了 [2](300−301) 。 

王力（1985）在《汉语语音史》曾提到清唇鼻音的问 

题，他认为谐声材料不足以成为上古声母的确证，因 

此反对高本汉和董同龢将这类字拟成复辅音  xm­或是 

清唇鼻音声母 m  ­ [15] 。 

我们来看鼻流音和送气音及书晓母的谐声搭配关 

系（如表 4） 。 

表 4  鼻流音和送气音及书晓母的谐声搭配关系表 

明母 泥母 日母 疑母 来母 以母 

滂 ○ × × × × × 

透 × √ √ × √ ○ 

彻 × √ √ × √ ○ 

清 ○ ○ ○ ○ × ○ 

初 ○ × × ○ × × 

昌 ○ ○ ○ ○ ○ ○ 

溪 × × × × × × 

书 ○ √ √ √ × √ 

晓 √ ○ ○ √ ○ ○ 

注：√表示李方桂和郑张尚芳都有的的清鼻流音（书母晓母两行郑张改 

拟喉冠音）。○表示仅郑张尚芳有的清鼻流音（书母晓母两行郑张改拟 

喉冠音）。×表示都没有拟清鼻流音。 

从表 4中我们看到： 
(1)  郑张尚芳分两类，跟送气塞音谐声的拟为清 

鼻音，跟清擦音谐声的拟为喉冠音，李方桂均拟清鼻 

音。 
(2) 李方桂的清鼻音主要分布在鼻流音和透、彻、 

书、晓四母谐声的位置，郑张则扩展到清、初、昌三 

母。 
(3)  滂母和明母的谐声，郑张构拟了清鼻音，而 

李方桂没有。 
(4)  送气塞音除溪母没拟清鼻音外，其它均拟有 

清鼻音。 

表中有阴影的部分实际相逢数虽然大于几遇数， 

但在总共 54个空格里只有 11处有这种现象，根本不 

具有系统上的对应关系。鼻音和送气音及书晓的谐声 

关系不具备拟一整套清鼻音的基础。李方桂根据鼻音 

明母和晓母的谐声关系构拟了一个清鼻音，然后推论 

泥母和日母与透母彻母等谐声关系， 也应该有清鼻音， 

用后者解释前者，或者用前者框定后者都有些牵强。 

郑张尚芳更是普遍推广这种推论，几乎把整个表格填 

满了，但是事实上还有不少空档，比如溪母一行，为 

什么鼻流音跟其它送气声母可以拟清鼻音，而同是送 

气音的溪母却没有清鼻流音，何况溪母和以母、疑母 

的实际相逢数均大于几遇数，这是令人生疑的。我们 

还发现鼻流音不仅和送气塞音谐声，而且和塞送气音 

同组的不送气音谐声，比如泥母和知母、澄母、章母 

等等；不仅鼻流音和送气塞音或擦音谐声，和鼻流音 

同部位的塞音也和送气塞音或擦音谐声，比如和明母 

同部位的並母也和晓母谐声 [16] 。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并不具备构拟清鼻流音的充 

足证据。 

四、结语 

汉语上古音的研究，科学的材料是研究的基础。 

我们以谐声材料为考察了上古与鼻音结合的复辅音的 

拟音问题，发现还有一些相关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 

才能更科学地构拟上古音，这些问题包括谐声层级问 

题、谐声字的判定问题、音系的系统问题，另外异读 

字问题、方音流变问题也要纳入上古音研究的整个框 

架。在上古音的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要综合分析，力 

求使多种材料互相印证，切忌以偏概全。这种采用汉 

语内部材料研究上古音的方法我们称之为 “以汉观汉” 

法。另外利用汉语的外部材料来研究上古音的方法， 

我们称之为“以番观汉”法，其中汉藏比较法就是“以 

番观汉”中极为重要的一种方法。汉藏比较法弥补了 

“以汉观汉”法的不足，随着汉藏比较材料的不断增 

多， “汉藏比较”应该利用老材料，挖掘新材料，结合 

科学的方法，使它为上古音的研究作出更大的贡 

献 [17] 。在上古音研究中，两种材料缺一不可，对汉语 

的内证材料，一定要有科学地时地观，保证材料的纯 

粹性。在此基础上，要努力挖掘外部材料，使内外两 

种材料互相配合和互相验证，这样才能弥补材料和方 

法上 的“短桶板”所带来的问题，保证上古音的研究 

能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出新的道路。 

注释： 

① 陆氏的谐声分析存在不少问题，他把省声字、亦声字统统排除 

在外，影响了他的数据的准确性。本文用的谐声数据是根据张 

亚蓉 2011年由三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说文解字的谐声关系与 

上古音》重新作的统计。 

② 请参看笔者博士毕业论文《王力、李方桂和郑张尚芳三家汉语 

上古音系统比较研究》（苏州大大学，2011）第 70页。 

③ 第一横行是谐声偏旁，第二行是其声母，左边纵行是被谐字的 

声母，表心是被谐字的数目。 

④ “恥”字可能是方音，比如和它同源的辱字今天仍读日母，恥字可 

能发生了音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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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孙玉文认为利用谐声研究上古音必须注重谐声层级， 请参看 《汉 

藏语学报》第 5 期 23−36页所载《谐声层级与上古音》，我们与 

其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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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Old Chinese Phonology Reconstruction about 
Consonant Clusters Combined with Nasal 

CUI Jinming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Chinese, Xi’a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tiquity and nasal­bound complex consonants of foley which can be drawn ShuoWen 
说文 and XieSheng谐声. XieSheng谐声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levels. The harmonic sound relationship of Ri 
日 and Ming明  cannot be used as evidence of  the consonant. The evidence showing  the changes  from the harmonic 
sound of systemic nasal streaming audio and sound to be clear is insufficient. 
Key Words: Old Chinese phonology; Nasal; Xi声层级; Consonant Clusters; Ri日; Ming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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